
3审稿：宁煜 责编：刘振华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 2023年11月12日 星期日

爱莲池

一位多年前到外地发展的
文友，这次回乡省亲受邀到我的
老家野鸡坪镇群兴村去垂钓。一
路上他问，记得那时你的新居后
有座好大的石山，不知现在还好
玩不？我一时不知怎么作答，只
好说等会你到了就知道了。

小车从城区出发，40分钟就
到了目的地。“如今的通乡公路
全是水泥路，真是快捷，记得第
一次来时一路颠簸了一个半小
时。”这位朋友大发感慨。一下
车，他就放眼寻找我屋后的石
山。“怎么，那么大一座石山居然
不见了，被这么多的房屋所取
代？”他很是疑惑。

我家房屋后原是一座怪石
嶙峋的石山，屋前数十米远是一
口山塘，叫“石湾塘”。离我家不
远有一座庙，叫“观音殿”，又名

“大士阁”。小时候，我们常常好
奇地爬上石山去寻觅仙人的足
迹。那些石头有的地方甚是平坦
光滑，大人们说那是宽阔的水牛
脊背；有的地方尖如芒刺，大人
们说那是尖尖的牛羊毛。

老家的石山是乡邻们天然
的“晒场”，也成了我们儿时的乐
园和“天堂”。村民常把稻谷、花
生、红薯制品（薯片、薯丝、薯干）
等背到石山上晾晒，这无疑为我

们这些经常饥肠辘辘的调皮鬼
提供了上等的“美食”。我们常常
偷偷地爬上石山“盗取”，也因此
挨了父母不少责备和打骂。

以前，我家屋后侧有块“禁
山碑”。说是“碑”其实欠准，那是
一块正面平整的巨石，上面刻着

“此山永禁开挖，大清乾隆三年
立”的字样。老一辈认为这座石
山是离此不远的“黄土坝大屋”
的“靠山”，开挖此山会破坏当地
的风水。但事实上，早前就有村
民陆陆续续在此开山采石，后来
大队还在此建了个石灰窑。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鸿发二爷全家率
先搬出了“黄土坝大屋”，在石山
的西边砌了新屋。不久，庆元九
爷也跟着举家搬到了石山南边
靠马路的地方。改革开放后，逐
渐脱贫的村民们纷纷往石山边
上迁。原住在“桃家屋”的伯父家
和我家，也于八十年代初先后搬
到石山西南处。

山上的青石适合开成条石
做房屋基脚。村民们大多就地取
材，有的户主干脆就把地基建在
现成的巨石上。八十年代中后
期，农村大办教育，改
建井田中学、野鸡坪
中心小学时都到这儿
采集基脚条石。甫贵、

桐成两位师傅带领的采石队成
天忙个不停，“叮叮当当”的錾子
锤子声伴随着抑扬顿挫的号子
声从早到晚响个不歇。接下来，
乡政府新建办公楼，以及野鸡坪
市场和新街开发建设均从此采
石。两年多下来，这座高高的石
山就荡然无存。整座石山四周都
建起了新屋，堂兄的新居占领了
原来的石山中心，而山的至高处
是昆乐三爷的一排五间三层的
小洋楼。

在火热的改革开放大潮中，
整个“石山湾”的乡民们也不甘
示弱，纷纷外出经商办厂开店、
包工程搞建筑、做手艺跑运输，
即使在家种田也附带搞点副业
……大伙真正地脱贫致富了。

听了我滔滔不绝的讲述，这
位与我阔别 20 余年的文友恍然
大悟：“看来你们这个石山湾，可
真是一方风水宝地哟！但归根结
底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这
片沉睡的土地，让她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唐志平，邵东市作家协会
主席）

石山湾的变迁
唐志平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下床，一把拉开
窗帘，蓦地发现有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隔
着玻璃紧盯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猫。
这只野猫正端坐在我家窗台外面的边缘
上。不知是我拉窗帘的动作尺度太大还
是什么的，猫一直鼓愣着眼睛盯着我不
放，我都隔着窗玻璃发现它的瞳仁里藏
着我的影子了。

猫的逼视，让我心里发毛，好像我做
了亏心事一样。这位不速之客，反客为
主，大模大样地坐到人家的窗台上，连个
招呼也不打。主人来了它还不肯走呢，真
是胆大妄为。转念一想，又觉得它乖巧可
爱起来。这小家伙可能是无家可归了，借
我家窗台坐一坐也不要紧，我是不会生
气的。猫凝视着我，是恳求我把它收留下
来吗？我看不是的。因为已经有人将它收
留下来了，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无虞。
收留它的就是我们单元二楼的张老。

耄耋的张老，须发皆白，瘦骨伶仃。可
这人心好，有恒心。他可以风雨无阻地一
天三次跑到我们窗外的草地边，给野猫喂
食。有时候我打开窗帘，抬眼就能看到他
瘦弱的身影出现在草地上。他正蹲着身
子，往猫食槽子里放食物。有时候我来到
窗前，正好碰到老头端着已经空了的猫食
盆子，从我窗前匆匆走过去。有时候在猛
烈的阳光下，看到他穿一条白底蓝条的花
短裤，着一件深蓝色的圆领汗衫，一窜一
窜往前走。他平时说话有气无力，可去喂
猫的时候，步履却迈得格外矫健。

有时候在晚上，老头也会下楼来到我
家的窗前，借着马路上的灯光以及我家里
的光亮，给野猫喂食。一天早中晚跑三次
给猫喂食，是张老自己定的规矩，就像他
自己进食一样，不会忘记。妻望着给猫喂
食的张老，喃喃道：人家是在做好事，同时
也是在练脚杆子劲，锻炼身体呢。

然而，一天单元门前来了一辆“兄
弟”搬家车。张老吃力地提着鼓鼓囊囊的
大袋子，从楼里走出来，将袋子放上车
去。一打听是张家搬家，他和老伴要住到
另一个高档小区去。张老复旦大学硕士
毕业的儿子给父母换了大房子。张老走
时，没把喂野猫的事忘记，钻山打洞地找
到了喂猫接班人。

如今，这些被张老收留过、又被张老
撇下的野猫，日子依旧过得滋滋润润。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野 猫
刘绍雄

漫画创作成败的关键在于构思，
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点子，正所谓“题材
不怕老，只要点子巧”。而点子是否奇
巧，往往与某些细节有关。

我想谈谈我在1987年创作讽刺漫
画《不能埋没成绩》（发表于《讽刺与幽
默》1987年第21期）的一点体会。这幅
漫画画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单位的负
责人见到办公室挂着的一块镜屏上蒙
上了厚厚的灰尘，于是他拿了一块抹布
去擦。但是他不是将镜屏上的灰尘全部
擦掉，而是有选择地将中间那些灰尘擦
掉。擦了以后，镜屏上显露出四个字：卫
生先进。而在这四个字的周围，灰尘依
旧。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不由得扑哧一
笑：“你这个卫生先进不是在自嘲吗？”
但是，这幅漫画画的仅仅是卫生吗？当
然不是，还有一种弦外之音。刘雄成先
生看了这幅漫画以后，他是这样说的：

“此作对那些贪图虚荣、好大喜功、做表
面文章者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一个人在擦一块镜屏时，只擦中
间，不擦周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
会见到这种荒诞的现象。但在漫画创
作中，我们完全可以设置这样一种荒
诞的细节，这幅漫画的弦外之音也就
来源于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也正是这
幅漫画的成功之处。

树木的年轮

我的两幅漫画，是在树木的年轮
上“做文章”的。

我画了一个人的“漫画像”。在人
的眼睛部位上，画了两个树桩。在其鼻
子与嘴巴的部位上，我画了一把斧头，
斧头上写有“滥伐”两个字。一副乱砍
滥伐者的凶相跃然纸上。

在创作构思时，我想到了那些患
有高度近视的人戴的那种“玳瑁眼
镜”。这种眼镜与普通眼镜不同，它有
比较多的一圈一圈的环形纹，与树桩
上的年轮十分相似。我想，乱砍滥伐者
只顾眼前利益，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
正是一种“短视”行为吗？于是，我用

“高度近视”四个字作为这幅漫画的标
题。这幅漫画在一次“环境”漫画比赛
中还获了奖。

在另一幅漫画《最后的奉献》中，
我画了一个树桩。我异想天开地想到
树桩上那一圈一圈的年轮，与那一层
一层的卷纸有些相似，而“卷纸”是可
以散发开来的。于是我画了一张长长
的散发开的纸，纸的上面写着“爱护森
林，万人签名”几个字。这个树桩对乱
砍滥伐者充满愤懑，在自己“牺牲”以
后，还在向人类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
为人类做出“最后的奉献”。

（李化球，湖南美术家协会会员）

细节决定成败
（外一篇）

李化球

到了位于武冈市南郊的云
山国家森林公园，我们要去拜谒

“榉树王”。导游妹子说，不光是
榉树王，沿途还有不少可观可赏
的树。

沿着原始次生林间的小路走
了一阵，导游妹子就指着前头两
棵树，说值得一看。我们果然被吸
引住了。这两棵树的树蔸挨在一
起，合抱的树干长到近一米还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之上就合而为
一了。其形状，就像人的两只前臂
紧贴起来，中间有凹槽，但不深；
树皮的颜色也各自保持原先的，
一边是灰中带黑，一边是灰中带
黄，“和而不同”，泾渭分明。但这
是两棵有思想的树。它俩大概觉
得这样做太过亲密，于是再往上
长就又分开了。分开了约一米后，
也许觉得还是合起来好，于是又
像下面那一段一样合起来了。再
往上长，它俩考虑再三，觉得还是
分开好，于是又分开了。之后便努
力向上，互不相让，再没合起来，
但枝叶交错，相互映衬，相得益
彰。

分分合合的，何以有这样的
树？问导游妹子，知道这两棵树

“演变”的原因吗？回答说专家还
在研究。问这两棵树分别叫什么
树。导游妹子说，一棵叫栲树。一
个同伴自作聪明学鲁迅，笑着
说，另一棵还叫栲树。导游妹子

说，一棵叫枫香；又说，还打算给
它俩取别名，游客可以施展才
华。于是大家争着施展，有的说
叫连体树，有的说叫姐妹树，有
的说叫夫妻树，还有说得更直露
的。都有道理。

继续行走，导游妹子说，前头
又有一奇景。我们远远看到的，是
三棵树。但走到树近旁，才知道不
是三棵，而应该是一棵。这棵树离
地开始，就分成三杈，三杈都有合
抱粗。左边那一杈斜斜地向上，正
中间那一杈笔直向上，右边那一杈
的基部离中间那一杈是一尺左右，
随后就倾斜着向上长。中间那一杈
的右侧和右边那一杈的左侧，有一
根横枝相连接，像是手拉着手。

导游妹子说，大家也给这棵
树取个名吧。有人马上说，就叫

“梁祝马”。又有人说，叫“扯手
树”。一个在职干部说，还是叫

“团结树”。导游妹子笑着说，都
不太新颖、缺乏寓意啊。我没想
取名的事，我只是想，每一棵树、
每一棵草都有特点，我们“人”，
也该以大自然为师，跳出固有的
思维圈子，大胆创新啊。

继续走了一阵，谢天谢地，
终于看见榉树王了。

榉树王屹立在一片洼地上。
导游妹子说，这棵榉树叫大叶
榉，高21.3米，胸围5.5米，专家估
计有九百岁左右，因此被认定为

湖南榉树之王。专家是从树轮来
定“王”的。我觉得，说它是“王”，
还有别的因素。它的树干那样粗
壮不说，树干上瘢痕累累，说明
它饱经沧桑，历经磨折。卵形的
叶子绿得那样深沉而又不乏鲜
嫩，一些折成半截的枝柯又顽强
地长出新枝，说明它老当益壮。
稀疏的枝柯或笔直伸展，或弯折
虬曲，像多种形状的手臂，或在
激昂地指点江山，或在用手势循
循善诱地解说什么。它叶子沉静
而不招摇喧嚣，说明它沉着而不
浮躁。整个看去，它端庄、凝重、
威严，从精神层面来看也称得上

“王”。
它周围七八米远的地方，居

然没有长别的树。是敬而远之？
当然，也可认为是这位王者太强
势。太强势往往会成为孤家寡
人。我们在它面前肃立，没有谁
说话。稍后，我和一条膀大腰圆
的汉子走上前，手拉手围拢它，
围不住；又上来一位手臂细长的
女士，手指尖触手指尖，才算围
住了。

导游妹子说，云山有的是榉
树，与它同年长出来的应该多得
是，为什么单单它长得这么高这
么大又“长命千岁”呢，这里也有
传说。传说有些不经，不过我想，
世间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要想
延其寿年，最重要的，一是要顺
应自然，二是要敢于抗争。这棵
榉树怎样顺应自然，我不知道，
它的抗争精神，是看得到的。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
师）

云山赏树
黄三畅

一天，我带儿子去了一趟县图书馆，
发现偌大的阅览室里，大多数是老人家。
他们戴着厚厚的老花镜，正津津有味地
看书呢。

我乐了，不禁问旁边的一位七十多
岁的老人：“您每天来看书吗？”他答道：

“来的，这里书多，安静！”
“来看书的孩子多吗？”我追问。
“有是有，但远远没有老人多！”
看了此景，我不禁想起有次在老年

大学上课的情景。五百多人的大礼堂，座
无虚席。我在台上侃侃而谈，下面的老人
认真听讲，细心作笔记。其中有几位八十
多岁的老人还不时向我提问，那种好学
的精神令人感动。老年大学校长说：老年
大学中，每天都是人头攒动，他们热情高
涨，每堂课都是人人参与，互动频繁，笑
声不断。

还有位老人告诉我：这辈子，到了
这么大年纪，发现还是学习最重要。年

轻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才发现自己什么
事都做不好。年老了，明白事理了，所以
来弥补。

老人最喜欢的课程，是历史、地理、
艺术。老人喜欢怀旧，喜欢回顾过去的
事，所以，对历史很感兴趣。老人还喜欢
旅游，喜欢各地的风土人情，所以也热爱
地理。但更多的老人，把最后的热爱都给
了艺术。知道了这些，我不禁想，原来让
人学习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关键的。

由此又想到年轻的学生，我们必须
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才
行。一个孩子，不喜欢弹琴被强迫去弹
琴，不喜欢美术被强迫去画画，长此以
往，他们怎能不厌倦和疲惫？

一个人只有学习自己所喜欢的，学
习效率才能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师
真正落实新课改理念，转变思想，开动脑
筋，因材施教。

（彭仙辉，任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

遵从孩子的内心
彭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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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湘西南


